
台词 注释

地点：上海
时间：1940 年代，（人物的心理时间，不止于
40 年代，或解放初期，80 年代直至今天也有相
似）
“上回说过”什么？或“不在这世上就没事”既
不是聊天的开始也不是聊天的结束，而是悬置状
态中的俩人，这种境遇在现代小知识分子中游
弋。人物 A 性格特点比较于 B 来说，略微内
向，但不乏谈吐意趣。人物 B 相对 A 来说，更
加直率，热爱表达，两人都在台词中变化游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
互相取暖的一种人物关系。

A：上回我们说过这个事情对吧，你看你念念不忘，余波未了啊？专挑大礼拜六，要找回青春？是不是？

B: 哈哈哈，礼拜六！亏你想得出来，明明是你念念不忘那些马路文学吧，我跟脓讲啊，就我俩这关系，有些我必须说。我不说谁说，老

周说？大徐说？这些旧日才子早就瓦特掉了。

A：诶？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说过这么苛刻的话，好歹上礼拜我还吃过老周家的酒。

B：吃人嘴短啊。看来你还是识时务嘛，那干嘛开始碰那个底线？

（说罢伸手倒水，等小动作，眼神不看A，故意不面对）

双方为作家好友，私交甚密，也喜欢互损，嘴毒
心不毒。“礼拜六”暗指礼拜派（鸳鸯蝴蝶派，
属于被当时自由左翼所批判的“右派”。

B 开门见山，谈及政治“底线”的事。

A（动作：喝茶，叹气，丧，目视远方）

B：你晓得我在说什么，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怎么？个嘛想念“复古派”了？十里洋场没玩够啊。

A：脓误要乱讲啊，个嘛新时期要有新观念嘛。

“新时期”模糊的指向新民主义的新时期，也指
文艺座谈会的新时期，也可能指向文革后的新时
期，以及今天作为一种新时期。

B 的肢体语言丰富，”十里洋场”与“葱油面搅

Allen Young
Here and elsewhere: why is this 脓 and not 侬, the standard character for Shanghainese "you"?

Allen Young
Shouldn't this be 侬勿要?

Allen Young
Should this be 个么 instead of 个嘛？What exactly does it mean? The first one here seems to be 那么, but the second I'm not sure about.



B：暂时松动，那是暂时的……南方啊，一直都这样，你觉得没事了，其实事儿没完，只是一碗搅了一下的葱油面，最后搅来搅去谁都

逃不掉。

A: 这不一样呢，我没有那么游戏，写的也不是闲书，更不是为那帮买办写的。

来搅去”这些意象时。要拿着手或扇子比划。

A 心想你怎么跑来拽测我了。

B：嘿呀，你到为了买办那也没这阶级了啊，本来嘛，我们是教条了，但是立场要在啊，没立场做什么做啊，个嘛开头一个“话说”，结尾

一个“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就拉到了，（a暗笑）我的意思是你啊，先不说有没有才子佳人这回事，先别想歪啊（手指着a），我反

的是空虚平乏……

A：（眉头紧锁）

B：也不是说你，我看大徐就危险了，套话一堆，改头换面的“下等人”文学。

虽然在互相讽刺，但是完全是相互知根知底，但
说到对方创作问题时略显紧张，同时也在掩饰自
己。

A 觉得有点紧张。

B 开始打圆场。

A：别说大徐了，他就是已经在那个宇宙里了，之前做阿水的跟班，别人不知道，我晓得的啊，后来是老周先过来，帮着左联藏人，他

也是个没头苍蝇的，说文笔哪有恨水那个底子，那会儿大徐那几个也不算是年青一代，其实也或多或少做过那种政客帮闲的事。

B：是的，到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帮写惯了“风流史”、“趣史”的人，有一个专丑化别人的道具库，当年逃过批资的大浪，也确实是他

写不好，但凡写的还可以就活不到今天。

A：那人家比我们活的风光啊，说实话老林的武侠当年是不差的。

B：怎么又想起老林了？其实那帮写武侠的也是有公式的。

A：说的我们现在没公式一样，怎么？现在还要再次围攻反动文学啊，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汪洋大海？有没有进步这几十年是看的到的，

完全说没有也不是，日子不一样了，革命过了。

转而说别人，稍许轻松一点，也有知识分子得理
不饶人的酸劲儿。

A 说到“恨水”这些反动人士，语言要轻，意思
这是敏感词。

“围攻反动文学”，是指左翼对鸳派那些作家的
斗争。说起来时得意洋洋。同时也是自我解释。

B： 个嘛，革命是 ing的脓不晓得啊！同志啊！他妈的，想当年你个家伙在长乐路的小弄堂屋里厢，看焦木，《工人小史》，欧呦，哭 B 总是比 A 像是懂得多，其实也天真过，定是过
去吃了亏，所以显得世故一点。

Allen Young
I don't understand 游戏 as an adjective.

Allen Young
倒？

Allen Young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is. Do you mean 老周 didn't have 恨水's basic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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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Young
comma btw 的 and 侬 (not 脓)



哭滴滴的，告诉你，我那时候已经在读贡少芹啦，当时我对你的感觉就是好比我是“冷眼先生”看到了工人李大发……

A：是李自发

B：哦，无要紧，管他怎么发的，光叹息，有同情心是不够的。

A: 好意思说我，是谁跑到戏院，人家都要落幕了，在那里义愤填膺的喊什么“新戏不象新戏，旧戏不象旧戏”，是不是“现形记”里抄来

的？

B：哈哈哈“从极高的沸点，降到极低的冰点啦”。（老式话剧腔调）

A：神经病，谁知道你在喊什么。

B：总之吧，觉悟上，我还是先走出过一步，和那些革命投机者完全不同的。

A：（停顿）其实吧，那个时候，我的基本底线是绝不写“淫荡”文字，这是底线，把“吟风啸月”都说成是“冷血产品”是没正视写作这个事

情。

B：哎，要干嘛，活腻了，一大年纪，你干脆在那个背心上印上几个大红字，“一个人派”，我不跟你的，有问题找警察叔叔，诶，给你拷

到肇嘉浜路，把你晒成咸鱼干。

（A沉默，喝了口水，看了看阳台外的风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A 也是当年运动的过来人，所以不比 B 认识上
差，只是想法上更理想主义一点，老要强调创作
底线，作为独善其身的立场。

A 是心里苦闷的人，也带着少许酸气，苦于不得
志，也苦于政治立场的犹豫不决，两边不靠。

B 马上意识到 A 在为鸳派翻案，有修正主义的思
想。

A：你啊，其实也是革命队伍里潜伏的流氓派了。

B：哈哈，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好啦，那就不拷你了，我自己带个手铐去找公安局好啦，我就说我自首，公安干警要问我犯了什么

事，我就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礼拜六还在读小说那个人”，说罢我再来一段“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皆不欲往戏园顾曲，往往

A 开始反击了。

B 当然无所谓，也知道 A 有 A的固执。其中
“文言文”部分是篡改过的《礼拜六》杂志开篇
广告词。

A 这个时候才进入 B 的语境，也开起玩笑，B 心

Allen Young
I don't entirely understand what this is supposed to mean



酒楼迷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故拷之，望班房里读本高尔基的《海燕》，岂不俭而快之？”

A：阿呀，先生找死，可以现在就从这阳台跳下去，吧（pia)唧一下，沾到地上，然后我就在你身子底下放一本我家柜子里藏得《留东外

史》，个嘛也算给你这个诡异的行为加上个引注了。

想你还敢藏黄书，你不也是人么，之前还敢和我
唱高调。

A 彻底放松，也不绷着了。

B： 哈哈哈，你算报了咸鱼干的仇了吧，还《留东外史》，赶紧交出来。（a把脸一扭）欧呦，还什么底线就是不写淫艳，我倒要看看

其中哪一页被你搞的乌七八糟，皱皱巴巴，快，拿来。

A: 诶，我说有你就真信啊，脓不死，脓见不到的。

B：怎么，同志你是想让我变鬼来参拜平江先生的大作啊……

A : 同志你要克制一下，刚刚才还说革命还在 ing，现在就变成色情狂，要和我们无产阶级文学做最后的抵抗啊，你要真想资一下，我这

里有侦探小说啊，《七剑十三侠》，你要我拿给你，顺便借你两节干电池，你好装进你那个破手电里。

立场在这一刻有些变化，AB 两人同命相连，互为
损友，以此作为一种取暖，看着一股子一本正经
的振振有词，其实说完相互都在暗笑。

B：哦。那原来是侦探小说啊，那我也推荐你一本《不倒翁》好啦。

A：那是给我的啊，我以为是给老周和大徐，我怎么敢要，不配不配。

B：有啥不配，反正你这种趣味主义的人，也离现实主义越来越远，我劝你写写诗好啦，也不要写新诗，就写古诗，好哇啦。你嘛，写

诗也许是可以的，把什么新月那帮人都能写醒了，不行搞搞翻译，翻译安全。

A：安全个屁。

B：不，我说的不是文学翻译，我说的是什么农用拖拉机使用说书的翻译，嘟嘟嘟的，反正乡毋宁也分辨不出你是不是什么复古派。

这两段比较长，也是二人精彩编纂的戏剧时刻。

Allen Young
往？

Allen Young
侬

Allen Young
Isn't this book a 武侠小说?



A：我看光给你瘪掉的身子底下放本平江先生已经不够了，你这家伙口水一堆堆的，那几年还什么精神性精神性的敲锣打鼓，其反动的本

质已经是对革命的腐蚀和破坏了，天天站在道德高地指桑骂槐，义愤填膺，行动派的样子倒是演的很像啊，你应该去上戏啊，当个客座

讲师，反正你也是戏园里泡大的，后来还演过王二小，哎呀，绝了！来个沪语王二小。

B: 阿呀，汗毛竖起来了，这事你还翻的出来，记忆力惊人啊。哎？说王二小，我就想起嘉定有个精神病院，一到礼拜六，就组织男女病
人排练合唱，合唱的曲子就是“王二小放牛”，哈哈，人家那个合唱队是有名字的叫“佛洛依德合唱团”，你不行也可以去那里，当个社区志
愿者嘛，没事吹吹气球，把怨气吐在红红绿绿的气球里，吐的缺氧了嘛，好办了，心里怨气平了，也就无怨无悔，免得握着派克笔含沙
射影，搞得居委会大妈欠你铜佃（dong di）一样。

A 带一股老上海的骄傲劲头，也是被 B 的油腔滑
调带入的。

B 这个时候反而开始略微平缓。但也是话里带刺。

A: 你又知道，你什么都知道，你是哪个部门的，个嘛是美国次老还是苏联瘪三派来的，是间谍啊，搞得我跟阴谋论一样，是同志就不要

游戏批评，是不是到了礼拜六就不能严肃？（停顿，之后暗暗的坏笑说）上班的时候和写报告文学那帮阿猫阿狗又喝茶又下棋，不亦乐

乎啊。现在还在谈守旧还是革新，你落后了吧。

B：当年最恶毒的说法是“文妖”，文字的文，妖孽的妖，是“该死”的东西，朋友啊，小心被冠以“复辟”二字。（用手比划）

A 有点跟不下去了，开始有点认真了。

B 一看 A 认真了，那么上个厕所缓一缓。

A：谁搞复辟了，你勿要乱讲，怎么又开始变了，什么小道消息让你又勒紧裤腰带做人了？搞修正的人当初是你不是我啊，我看你还是

精英主义的脑子，骨子里就是反“下等人”，到现在就是反人民了。你以为就你精通戴帽子，哦，各则帽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就

你看得到？我知道你为我好，但就你那张嘴，要出事也是嘴上出事，未必是写出来了什么，我可能和你想法一样，我嘴上不多说的，但

是该写还得写，该好好研究的，也不能这样耍腔耍调就过去了。

B: 哈哈哈，我先去上个厕所。

A：大的小的，要我给你拿本《良友》？

B：册（不屑）

(B离开座位，A独坐不语，镜头排着沉默的a，背景声是B小便的声音，哗啦哗啦……, B快要尿完时，一阵苏爽，于是开始朗读诗句。 A 的无声表演，心想必须要有点底线。

Allen Young
Is the repetition intentional?

Allen Young
。instead of ，

Allen Young
。instead of ，

Allen Young
得

Allen Young
是有名字的，叫 (add comma?)

Allen Young
Should this be 阴谋论者?

Allen Young
地

Allen Young
When who had a job? A or B?

Allen Young
。not ，

Allen Young
I don't understand this structure

Allen Young
拍着？



镜头继续指向A。)

B：自从我披了一袭青云凭靠在渺茫间，

头戴一顶光华的轩冕，

四下里拜伏着千峰默默的层峦，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

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底脚下盘旋往来——

自从那时候我便在这地角天边

蘸着日夜的颓波（A咳嗽一声，打断）

(B回到画面中。)

A：行啊，孙先生附体了又，您先渺茫着，我也去去就回。（说罢走画面）

镜头指向B，背景是A小便哗哗啦啦的声音。

这一段主要是 A 表演，B 只作为画外音。

A 见 B 小便时，站起身踌躇的望向阳台外，听见
B 念诗时，心中暗笑，心想这家伙比自己还要腐
朽（玩火），竟然念起新月派（被批）的诗，居
然还来劝我，谁还不知道谁啊……

B 回到画面中，见 A 也要小便，于是，也站在阳
台上像花园望去，背影中露出一副无关紧要样
子。

A 回来见一侧的躺椅，便躺在躺椅上。

B 不在看阳台外，面向 A。

B：新诗，曾经也新的，新的阶级需要新的形式，现在的阶级是什么？需要什么？你说说看？（停顿）你看我们待得这个地方不错，有露

台可坐坐，花园里有围栏，一般人进不来，哎呀（一拍大腿）我……我……我想起我老师，对，姓赵？当年是演过文明戏，那个是可是

皇后剧院的，后来我见过他演《上海的屋檐下》，是个厉害的人，但也是个一根筋的人，容易被情绪牵动。反正啊，最后，都是会被搞

下来的，他其实也算是机灵的了，就是命啊……

A: 哈哈哈，哎呀，我发现同志当中其实有潜伏着的浪漫派的宿命论者啊，看来封建残余势力依就不屈不挠，嘿嘿，还劝我呢，你刚才这
个“一袭轻烟渺茫间”啊，真是给我不少启示啊。

这次重回作为，是一个转折。节奏开始逐渐深
沉，B 小便过后，开始聊政治立场的问题了。

A 显然有点不太习惯，还在可以调侃。

B：我看是尿骚味给了你启示吧。 B 开始逐渐认真。

A 也逐渐进入。并且说出二人共同的社会境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4%B8%8B%E9%87%8C
Allen Young
typo?

Allen Young
青云（凭靠）渺茫间 (not 轻烟, unless he's misquoting the poem)



A ：都算吧，哈，我其实想到了阿呆的《往那里逃》。

B：你这礼拜六的余孽啊，哎呀呀

A：我们可以批判嘛，比阿水好些吧。

B: 内容上不得不说要扎实一些，有生活体验的，特别是你说的《往那里逃》……说批嘛，也就是阶级立场上的事，政治上这些人没办

法，哪看得到今天，“事变”的时候我们是幸运的，有一帮子荷尔蒙带着你喊，催着你写，同志们围绕着的，那段时间到是躲过去了。

A：所以这么多年，你我都在逃啊，只是阿呆提前希特了，跟他妈阿水一样，（学广播，义正言辞的说）：都是追求“永久生活”的小市民
阶层，是封建欲孽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混合体”，（变回原声）就像葱油和面，搅来搅去不分彼此。但我们最终还是他笔下那个“熊先
生”。

B：剩下的也都是些空想和梦呓，所以说不要随便碰“哀情小说”，这就是小说中的“文明戏”，千刀万剐，下十八层地狱的臭老九，妈

的。

A：诶，这也是底线，你那时候没少骂，现在呢？

B: 再来一次，我也还是会骂的。

A: 那你可就双标了啊，我发现你啊，比较分裂啊。

B: 呵呵，我没你分裂，当年你帮着老夏，大个儿几个人搞声讨。然后鸳派几个鸟人没钱，你还资助，当过孟尝君吧，哈哈，柜子里藏着

平江的淫书，白天还要帮写大字报。所以啊，不要动不动就用分裂来批！……做立场坚定的教条分子，还是怀旧伤感的小资，都他妈是

Allen Young
倒?

Allen Young
义正词严？

Allen Young
余孽?

Allen Young
鸳鸯 not 鸯？



一回事。

A: 你不要这么消极好不好，你这是虚无主义，最后的结论就都是命，最后这事儿就不用聊了，你这是话题终结论调，问题是要分析的

呀，你是有分析能力的啊，那几年我是很佩服你的，大家都一边倒，你站出来说要肯定这些毒瘤们用的语言是可取的，对照旧时代、旧

文体是有进步意义的，我没记错的话，你是肯定过《啼笑因缘》里技巧也好，结构也好，是不为无益的。说过的吧？

B：“不为无益”就叫肯定了？

A: 诶，个嘛那个时候，你这就叫创作上的理性分析了，不象某些人趾高气昂看都没看，还在文章里写着，（阳萎腔）这些东西根本不用

看，随便一翻就知道是“该死的”。

B：哈哈，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妈妈的，这人现在还活着么？

A: 没联系，谁知道呢，不关我们什么事，不过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都是，只是不会说“随便一翻，就晓得”这样的话。

B 开始内心的愤恨从“臭老九”开始涌起，说的好
像是别人，其实也暗指自己的遭遇。

A 试图戳穿 B

B 觉得五十步笑百步，你居然又想站道德高地，省
省吧。

B: 傲慢，革命给了人底气，估计这会儿正在哪个角落里勾心斗角呢。

A：这个没必要揣测……哎，哈哈，你到时可以调查一下，另写一篇黑幕。

B：笑话，乖乖，这样的人也配做黑幕，黑幕要写就写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这人我现在都叫不上他全名。

A：批来批去，这种人最后成了滥调四六派，无非是把香艳之词换成了新时代的口号。

B：这话别出去说，特别是大徐他们几个，妈的要你小命了。

A：哎，累啊，旧的嘛，也不都坏。

这些话了体现里两人都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的毛左思想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趣味之
间，左右摇摆，两边都进不去。

这个时候的谈话，两人算是真正进入一种严肃交
流。

Allen Young
I don't understand this line. Different punctuation (not just , ) would clarif how the ideas and phrases are related.

Allen Young
Here quotation marks would make it clearer that he's quoting someone else

Allen Young
If 也配 is a 反问, should there be a question mark?



B：什么旧的？（话题沉默了片刻）

A：（喝口水）你以前读过《池北偶谈》么？

B：哈哈，《聊斋》到是读了些的，没什么意思。你怎么最近松动了，开始玩晚晴了？

A: 哎，也不是，只是觉得这个事情要重新看看，年纪大了，觉得有些东西，不看对不起自己。我听说老周那里有套清末的孤本，他舅舅

被搞死之前，他偷偷藏了些书。

B：他舅舅作甚的？

A：不清楚，据说是个师爷。

B：笔记派，夏老师分过门类。哎，这些人建设文学革命论，自己又给建设进去了。啥有毒啥有益，一个个给你摆好了位置，天真啊。

A 语言节奏上平缓。语言中等。
B 语速快，但回应时略微停顿一两秒。

A：有的人啊，还是善的，有个善念在。

B：说谁啊？大多数人是没有大恶，也不是什么军阀买办，或者叛国贼，恶能恶到哪？

A：你也知道谁在老在背后搞我们吧。

B：诶，同志啊，这事不能再说了，知道就好了。(静默，都不说话了）。

“武器”并不是粗劣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么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语）

A：欧呦，背的很熟啊。

A 开始变得比较从容，也想转移话题。

B 也想缓缓，所以基本也面无表情，听听还能聊
些什么。

Allen Young
倒？

Allen Young
typo?

Allen Young
Add 。and "



B：这个视野要佩服的，最后还是争不过的，我们可能注定是在活在“新民主义”里面，去了延安是不是就好了，呵呵，运命没在那里，那

怎么办？

A：怎么写，写什么，都说的清清楚楚了，那能怎么办，搞多元，是找死。

B：去过苏联又不一样了，呵呵呵。这也是命，我们是那个命最苦的。

A：好啦，这样说下去没意思了，我家呢是苏州横泾一代村子里的，我阿爸跑出来念书，也算到了上海。你多少也是下只角的老户了。

B 有点不耐烦，觉得 A 在打圆场，不和自己深入
说事情，反倒说起道德层面的善恶了。

B 在这里显露出读过毛泽东思想，强调文艺的政
治性。这种忽然向左，让 A 有点诧异。

B：我说的不是生活，人呐，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去苏联，或者留在延安，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历史，为什么给这些派别分清类型，划出等

级？你想过么，那是要给我们这些人定位啊，干嘛要定位？哈哈

A: 去香港也许就不一样了。

B：后悔了？去了香港，你就不会认识晓君。

A: 她毕竟是组织上的人，我也算是个老光棍了，配不上人家。

B: 你看，这不就是我说的等级，说白了，我们写的东西有没有“实践性”？

A：有些人很快就想明白，变得很快。

B：留日那帮，呵呵，本来就是他们在牵头嘛，30年代左联一成立就跑回来了。

A：我说的不他们，他肯定啦……哎，

B 坦言了虽然了解延安，但人不在延安，没有那
个进入的热情。

A 在这方面假装没有太多领会。想岔开话题。

Allen Young
Should this be 他们?



B：嗯，是啊，最后是我们扔不下，还好的是大家意识到了，当时多多少少都迎合了一下，但是问题也是很严重，以前嘛，斗的是外人，

即便也是模模糊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该死的”也都在那里。还都是公开的论战。后来就是关门斗了，到现在很多人也不说这事

了。（停顿），我不认为我是分裂的，相反我觉得我自己更完整。

A：再完整那个舞台也是缺失的。

B：这话说的。（停顿）人嘛，总会跌跌撞撞，有一天他们“制度性”的保证一旦降临（停顿），就再没有我们喘息的机会了，但是为了那

个所谓的“自由”，值不值得牺牲，或者值不值得那么“无畏”呢？

A：你想的太多了吧。

B：多么？你完全不想？

A：这不是我能知道的，你也不知道。

B 咬住不放，非要说说看。

A 觉得要聊就聊吧，也没什么。

B：这个时候有“去政治”的脑子是糊涂的，我们在经历一个转折。

A：我们经历过很多个转折了。（沉默）

B：我不是说“五四”的事儿。我是说这个事儿到今天结构性的轮廓在被强化。而并非弱化了。

A：说说看。

B：社会政治和文学关系密不可分，这无需多言，但凡胜利之后，庆祝的歌谣背后是不会有百花齐放的，一种声音会逐渐成为主导，或

者说会突然成为权力意志，它的变量只会成为一种“唯一性”。

所谓的“后来”其实是解放后的事情了，也就是
文代会对左翼文联内部的肃清。清晰的定位和归
类了对与错。

B 说到这里也知道说不说都一样。但就是忍不住
要想，忍不住要说。

Allen Young
我们仍不下什么？意识到什么了？迎合什么?

Allen Young
"再完整" 是指谁？B吗？



A：但未必要一定要活在这个急转的阴云之下。

B：我理解你说的，同志啊，希望你不是那种荷尔蒙驱动的乐观主义者。

A：我不是乐观的人，看《工人小史》时也许是。“孤岛”时期就走出来了。

B：自我认识是一道槛儿，说别人和说自己有时候是两回事，张王李赵一类东洋回来，早先也是被骂是孤儿，我看孤儿到不是可憎的，想

回却回不来，而有人一回来就找到了组织，有人继续做浪荡子，毕竟是富家子弟，这是阶级局限。

A：我看也未必是阶级的事，我们中间之后也有些小康之家的中产分子，觉悟也是高的，加上见识，也有那一分田地。

B：嗯，那些人是教育的好，倒不是学校给的，还是伙伴交的好。

“到今天结构性的轮廓在被强化。而并非弱化
了。”

B 的这句台词是关键，说的也是今天，也是过去。

A 是认同的，只是不会以这种方式谈论。

A: 但细细想来，也未必是好事。这些里大多是有才华。那些年有的在沦陷区，有的在解放区，虽说都在新“文学”的路子，但也是一棵树

上的俩果子，阳光多的味道甜，阳光少就酸涩了。

B：那你自我反思了么？你是那个甜的还是酸的？

A：这个留给历史去说。

B：历史不是人写的么？你希望是谁写？

A：（苦笑不语）

两人这时的对话已经是交心了，没有什么防备，
也认真、沉重、也无奈。

B 也显得十分有分析能力，包括对当下的认识。

“浪荡子”在 30-40 年代有，在今天的艺术圈也
突然变多，所以有这层指涉

B：那我自我审查一下，我呢，可能是个酸的，在沦陷区过活的，就是没那份乐观，也许就是你说的分裂症，是个进化了的“一个人派”，

呵呵，到今天都不好定义，所以苟且还能活着聊聊天。

这时候的笑都是欣赏的笑。

取暖之意尤为浓重。

Allen Young
typo?

Allen Young
倒？

Allen Young
is 里 a typo?

Allen Young
姑且？Or 还能苟且活着聊聊天？



A：所以我之前的说的“命运”啊什么的，也不是宿命论那种虚言妄语。这是“两个中国的命运”的那个“命运”啊。

B：哈哈哈，算你厉害，这种引注你不加个注释可不行啊，哈哈哈。这么说下去你就是能活下来的，是有“进步主义者”姿态的。

A：这也算个“姿态”，像你早先说过的，今天这个局面光有“姿态”是不够的。

B：那先生您好好的提高自觉性嘛，连画漫画的那群人都已经开始自我批评了。是不是不要落后？

A：你这话说的有点酸啊，瞧不上我们米先生？

B：哪敢，米师乃先行者，但新作上有序言，你读了？

A：读了的，和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嘛，但估计逃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B：哦？你会预言啦？先生会算命了？算算我的如何……哈哈

A：我和他们早先是有来往的，美专里也待过个把时间，可能真不是那块料。

语言平缓

B：对，阿呀，你是有在《时代漫画》里写过短短小杂文吧，自己配的图画？

A：嗯，也就年轻的时候老先生还在的时候做过两次，之后在就没有了，兴许是画的差，人家也不便说。

B：也没准是写的不够好吧，哈哈哈哈。

A：（笑而不语）

B：我是不完全同意自由派对文学的理解的，过分的去政治，去宗教，等于去掉了意识形态，但矛盾也是在这里。

“米师”指的是民国讽刺漫画家米谷先生，民国是
专画讽刺批判漫画，可 47 年自己的漫画集中，开
篇就自我反省式的写序说“我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
人，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好让自己改正一类的
话。
这段对话节奏可以略快。
话题逐渐轻松一点。

Allen Young
typo?

Allen Young
就算？

Allen Young
地

Allen Young
Would 可真不是 make more sense than 可能真不是?



A：我完全理解，但不从这个“旋涡”中抽身出来，又怎么具体谈文艺呢？但我说的也不是所谓的“第三条路”，这事最近和周徐二人也聊起

过。

B：哦？他们什么态度。

A：就是没态度。

B：不会吧。

A：周倒是提到所谓“新方向”，但是具体他说不清，估计是迫于压力，你知道的他是有历史负担的人。

B：我看是你在美化他吧，要小心这些“集团主义”。

A：哈哈哈，倒是人家觉得我们是那个“集团主义”吧。

B：怎么？你我是英美法回来的那些“流浪儿”么？流浪儿都是在一起的，能取暖，也好取个暖。说他们是“集团”，我看再真切不过了。所

以老周他们现在是被“巩固和扩大”的对象吧。

A：哈哈，论见识有些人，也许是有的，但有些人估计也就是去花天酒地的玩了一圈。

B：哈哈，对，都是读《留东外史》去的吧。

A：那你是高看他们了。这些人要能做点闲书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提及“态度”有开始紧张一点。

B 重申了自己对“那些人”，没有好感，实则也是
个性情之人。

B：有一帮还真就是一群“精神梅毒”患者啊。 A 也要打打圆场，实际上 A 看起来更加会自我调
解，于是话题更加抽象。

B 也只能哈哈一笑。

Allen Young
This shoule probably be ? instead of 。

Allen Young
move commas? 论见识，有些人也许是有的，但有些人估计也就是去花天酒地的玩了一圈



A：哈哈哈哈，你啊你啊，也学会了一棒打死的能耐，之前不是还强调过技巧和思想是两件事。哈哈哈，杨某人确实是在写实小说上更进

一层，受过了“科学的洗礼”，解剖心理学的手法，写唯物论进化论的思想，法国左拉、莫泊桑几个人，正是这一派。

B：哈哈哈，你仔细看看那满纸“桃花其面，杨柳其腰”，罢了，罢了……

A：你太苛刻了吧，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别这么光棍下去了。

B：我一把年纪，有自知之明（沉默），也许在重庆也就没事了……

A：也许啊，不在这世上就没事了。（苦笑）

B：哈哈哈（无奈，摇头）

Allen Young
吗？


